
【精品推荐】

消失的餐桌和共餐的魔力

（一院楚惠推荐，2016年9月7日）

推荐理由：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家庭，从小时候起，我的父亲就一直要求全家吃早餐，因为父母工作的忙碌，全家人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，所以这样围坐一桌，谈天说地，共进一餐的时光显得尤为珍贵。我觉得这样的早餐早已融入了我们家的家风之中，教导我们要早起，勤奋，亲近，团结。长辈的谆谆教诲，小辈的年轻活力在一餐中融合成一个家庭独特的风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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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桌正在消失

“晚饭准备好了！”妈妈通常这样呼唤在室外玩耍的孩子，或者低头看报的丈夫。这句呼唤告诉全家人放下手中的事，为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做好准备。一个呵护家人的母亲，一个权威的父亲，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，围坐在热腾腾的饭菜周围，这种家庭生活的缩影在很多国家持续了很多年，如今却悄然改变。
人类是唯一将进食发展为仪式的物种，烹饪是维系人类关系的纽带。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认为，人和动物的区别并不是能否使用工具——灵长类动物用木棍汲取蜂蜜，与人类使用叉子、勺子没有本质区别。与动物不同的是，我们要坐在桌边吃饭，并且不会在看到食物那一刻就扑上去大快朵颐。人们通常一起吃饭，等到所有人盘中都有食物才开始用餐，直到所有人都吃完，这餐饭才算结束。
但在现代社会，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地自行其是，独自用餐，全家人在特定时间坐下来吃饭通常是为了特殊事件。随着离婚率提高，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甚至没有全家坐在一起吃饭的习惯。
过去，“晚饭好了”的呼唤象征着一天中的重要时刻到来了，这个时间随着季节调整，根据文化变换——有的地方将午餐看得比晚餐重要。不过，这句呼唤的共同性在于，它意味着家人应该放下手里的一切，共同完成一件事——吃饭。
对人类来说，决定一个人身份的，并不是吃什么，而是吃饭的方式和地点。
餐桌并非自古就有，千百年前，人类的祖先不会坐在桌边。罗马皇帝靠在床上，就着两张矮几用餐；中世纪的穷苦人只能在木质饲料槽边吃饭；在非洲和印度，人们蹲或者跪在地上用餐。到现在，世界上1/4的人口仍然不用餐桌，而是跪在垫子上吃饭。在一些国家，妇女儿童不能与男性同桌而食，只能在厨房吃饭。
在发达国家，餐桌销售量正在锐减，这说明在当今时代，餐桌越来越远离家庭生活的核心。人们把食物端到电脑前，或者站在厨房吃完，甚至捧着食物缩在沙发里看电视。人们在车里狼吞虎咽，在路上边走边吃。就算坐在桌边吃饭，身边环绕的也不是人，而是电脑、电视、报纸书籍。
盘子的销售量也在下降，更不用说设计精美的宴客餐具了。人们对即食食物的依赖日盛，这些食物装进一次性纸杯、托盘，或者放在纸袋里用手捧着，无需餐具就可以吃完。既然有了用微波炉转几圈就能放在膝盖上食用的便捷食品，餐桌还有什么用？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随着餐桌退出舞台中心，厨房的功能也在改变。一些前卫厨房被当做兼有酒吧和藏书室功能的生活空间。当越来越少的人家用厨房做饭，这个空间开始被改造成家庭的怀旧照片墙，或者高科技厨具的展览厅。最讽刺的是，越是将厨房的高级配置视为身份和地位象征的人，越是不使用厨房。
共餐的魔力

专栏作家科比（Cody Delistraty）在《大西洋月刊》上分享过家人共享晚餐的“魔力”：“母亲去世后，我弟弟去新西兰留学，我最先感受到的不同是晚餐。父亲和我开始分开吃饭。我们各自和朋友在外用餐，或者对着各自的电脑啃三明治，即使共享晚餐也是叫份外卖披萨，对着电视大嚼。有些日子，我们彼此都见不着面。在我返校的几天前，父亲对我说，‘我觉得就算只剩下我们两个，我们也应该一起吃饭。你妈妈会希望这样的。’虽然我们做的饭味不惊人，而且也没有妈妈和弟弟在场，但和父亲坐在一起吃饭就是有特殊的感觉。”
从用牙齿撕扯生肉、茹毛饮血的祖先，到学会种麦子和烤制面包的美索不达米亚人，人类的食物在社会发展的图谱中越来越丰富和可靠。食物不再事关生存或是分配权，却能够确定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那些与我们同桌吃饭的人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身份和联系。在18世纪的荷兰，好朋友的说法就是“食伴”。
餐桌是全家聚集的地方，象征着团结。
餐桌搭台，食物唱戏，而食客都是戏中的角色。相邻而坐的人不可避免地在传递餐盘过程中目光交汇，进而彼此攀谈。共同用餐提供了对话的理由，可以回顾一天并且展望未来。事实上，交谈这件事本身比交谈的内容更加重要。比如科比与父亲之间平庸琐碎的对话，多数是关于棒球、电视节目，有时也涉及严肃的话题，比如政治和死亡、记忆和惋惜。“一起吃饭只是小事，也不需要额外的努力，却是我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刻。”
伴随餐桌消失的家庭生活

不幸的是，美国人已经很少和家人同坐吃饭了。根据统计，1/5的美国人在车上进食；1/4一日三餐中至少一顿是快餐；多数人每周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日子不超过5天。
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，拥有6～17岁子女的美国家庭中，78%的母亲外出工作；31%的家庭是单亲，相比之下，1970年这一数字是13%。孩子们参加的课外活动也越来越多，很多家长下班后直接参加孩子的足球训练、钢琴课，根本没时间坐下来吃晚饭，晚餐通常是边开车边解决的。
盖洛普的调查发现，在美国，家庭晚餐越来越难实现。只有28%的成年人表示每天都会陪孩子在家吃饭，1997年时这个比例是37%。超过4成的家庭每周一同用餐4～6次。1/4的人家庭共餐每周不足3次。
在全家人一起吃饭方面，英国和加拿大做得比美国人好。40%的加拿大家长和38%的英国家长每天都陪孩子在家吃饭。
独自用餐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会带来负面影响。经合组织（OECD）运用全球3/4国家的数据分析得知，不能经常和父母一起用餐的孩子，在学校更容易旷课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（PISA）调查15岁的OECD国家学童后发现，学生平均旷课率是15%，但那些不经常和家人用餐的孩子旷课率达到30%。
来自保加利亚的肥胖专题研究称，每周与父母共同用餐少于两次的孩子，超重的可能性比同龄人高40%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则发现，每周和父母共餐超过5次的孩子，对药物和酒精依赖的情况更少，他们饮食更加健康，在学业上表现更好，与父母的关系也更加亲近。
其中的道理很简单：不和家人一起吃饭时，很多孩子选择用廉价快餐填饱肚子。外卖食物通常比家庭烹饪含有更多的脂肪、盐分和卡路里。
另一个原因是，独自吃饭会产生疏离感。家庭餐桌能够把人们团结在一起，共进晚餐让人们放下手中的工作，真正享受一段惬意的时光。
在很多国家，吃饭时间是神圣的。比如在法国，即使独自用餐，也不能狼吞虎咽地敷衍了事，员工至少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。在墨西哥，城里人会和亲友到公园或城市广场野餐。在柬埔寨，村民们铺开彩色的毯子，取出食物与亲友共享。
爱丽丝·尤利尔（Alice Julier）在她的著作《一起吃饭》中指出，聚餐能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观念，在餐桌上，人们会对不同种族、性别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有更加平等的看法。
很多美国家庭花在快餐上的钱，已经和购买日常用品的支出一样多了。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全家一起享用美食不再是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，而是富裕人群的特权。因为经济原因，越来越多的家庭中，父母都要外出工作，顾不上准备美食和陪伴孩子，甚至一些年轻人根本不会做饭。在超市里采购原材料、大费周章地做饭，似乎没有必要——各种各样的快餐令人目不暇接，既省时间又省钱。
“吃饭是为了生存，而吃得聪明是一门艺术。”在17世纪，法国古典作家弗朗索瓦·德·拉罗什富科曾说。也许，最聪明的吃饭方式就是共同用餐。如果能和家人、朋友、同事共同用餐，就算吃的是外卖食品，也是有意义的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腾讯文化-青年参考[微博]2015年12月26日，作者：张慧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6年9月18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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